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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傳統的勞務輸出大省，每年有

1, 632萬農民走出農村到城市務工，成為

中國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中的一員。受

疫情影響，沿海大量企業倒閉，令今年農

民工外出「打工」之路顯得格外艱難。很

多失崗農民工回歸農村，在「希望的田野

上」重操舊業。雖然在相對發達的農村地

區，鄉村產業逐漸形成規模，他們的收入

也有基本保證，然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仍表

示，如果經濟復甦，有了工作崗位，還是

會選擇回到城市務工。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長沙報道

長沙瀏陽市達滸鎮，位於湘東山區丘陵地
區，近些年花炮等傳統產業得到長足發

展，在湖南屬於經濟比較活躍的鄉村。記者
從該鎮椒花新村了解到，疫情之前椒花新村
共有135人在外務工，其中省內113人，省
外22人。因疫情影響，今年留在家鄉延遲復
工或失業者一共有25人，通過自謀出路及當
地政府扶持，他們從事種植、養殖或在當地
企業再就業等方式，開始了與往年不一樣的
謀生方式。

回家養蜂 年收入可達20萬
劉信友以前一直在沿海城市務工，做焊
工，每天能掙400元（人民幣，下同）左
右，生意好的時候一個月收入能有1萬元。
劉信友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焊工是一個比
較特殊的工種，一般單位不會僱用一個固定
的焊工，都是有事情做了才臨時聘請，所以
他並沒有固定單位，但以前業務好，大部分
時間都忙不過來。今年春節後，他回到原來
的城市發現業務明顯減少了，一天僅能掙到
100多元，還不是每天都能有活幹。
這種收入已無法在城市維持生活，劉信友

只好返回老家，在村裏重新操持以前的活
計。他早些年養過80多箱蜜蜂，後來外出打
工就請人照看，現在他把蜂群收回來自己

養。
據劉信友介紹，一般一箱蜜蜂一年能產蜜

50斤左右，80箱產量不少於4,000斤。目前
市場上好的蜂蜜市價每斤50-60元，照此計
算，他一年收入可以達20萬元。
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算法，真正養的過

程中還有很多不確定性。「今年天氣好，油
菜花的花期延長，5月份已經收了一次蜜，
一共得到1,000多斤蜂蜜。因為是由公司一
次性採購，價格比自己零售要低一些，收入
4萬多元。」劉信友高興地說。

搞收藏養雞 收入比打工高
除了養蜂，劉信友還搞點小收藏。在他家

的壁櫃裏，收藏着玉器、觀賞石、錢幣、郵
票、文獻、古籍、小人書、繪畫等各類物
件，都是他平時搜集回來的。在他家的曬坪
裏，還堆着農家用過的老石槽，這些也有人
收購。「搞收藏是興趣，一年能賺萬把塊
錢。」劉信友說。
在劉信友家的屋後，記者看到滿坡的梨樹

掛了果，梨園內許多小雞正在覓食。「土裏
有很多蟲子，我就餵了100多隻土雞。」他
說，在當地，一隻3斤以上的土雞可以賣到
120元，到年底這些雞又可以收入近2萬
元。

記者替他粗略算了一筆賬，預計他全年收
入比在外打工並不會少，甚至還會更高。
但劉信友告訴記者，他還是願意到城市去

打工，因為他已經習慣了城市裏的生活，
「如果一切都正常了，我還是會出去幹。」
他肯定地說。

農工艱苦 城裏打工較輕鬆
34歲的吳桂香，在長沙一家摩托車經銷店

做事多年，疫情下摩托車店關門歇業了。吳
桂香試着想換個工作，但一直沒找到理想的
職位，乾脆回椒花新村老家當起了「雞司
令」。
「我家現在養了4,000多隻雞。」吳桂香
說。養雞原本是老公幹的活，吳桂香回來後
就由她來接手，老公則改做物流配送。數千
隻雞全部放在山上散養，吃的是蟲子，是價
值很高的綠色產品，銷路相當好。
眼下，吳桂香準備再擴大養殖規模，再養

800多隻雞，500多隻鴨。她坦承，在鄉裏幹
養殖收入一般不比城裏打工少，但是太辛
苦，每天活幹不完，在外務工多年，一般人
很難適應這種強度的工作。而且還需要成本
投入，市場行情也變化多端，不像打工每個
月能拿到現錢，只要幹活就有錢拿，相對輕
鬆穩定。 ■劉信友通過收藏補貼家用。圖為他收購的舊瓷器。

■吳桂
香養殖
的土雞
群。

 � ���
工薪族怎麼辦工薪族怎麼辦

A16 專題財
經

■責任編輯：梁麗芬

20202020年年66月月2929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

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

湖南婁底市婁星區的付小布將
他的「木木造型」理髮店開回了
村裏，理髮店裝修比較講究，雖
算不上高檔，但店內整潔乾淨，
還請了一個學徒，付小布自己當
老闆兼唯一的髮型師。
付小布原本在北京打工，在一

位表親開的理髮店內當髮型師，
他在那裏已經做了4年多，每個月
收入7,000元左右，店裏包吃包
住，收入還不錯。
春節時小布回老家過年，沒想

到疫情暴發後，理髮行業受的衝
擊很大，北京的店子遲遲開不了
門，開門後生意又大幅度減少，
表親也請不起原來那麼多髮型
師，如此一來，他回北京的希望
就徹底破滅了。

鄉里捧場 初期生意不俗
小布無奈之下，最終決定在村

裏開一家理髮店，自己當老闆。
經過籌備，理髮店4月底終於開業
了，開店的1萬多塊錢是找親戚借
的，門面是堂嫂提供的，房租暫
免。要不是有這樣的條件，他根
本開不起這個小店。
幾年辛苦，小布原本有了一些

積蓄，但沒想到他父親前年得了
重病，多次住院花了30多萬元，
小布不僅積蓄花光，家裏還欠了
債。
這兩個月，可能因為新店開張

酬賓有優惠，加上親朋戚友們的
捧場，小布目前的生意很好，有
時候還有些忙不過來，但他不敢
請髮型師傅，「請一個師傅底薪
至少2,000多，還要包吃住，然後
再加業務提成，是一筆不小的數
目。」
自己開店對於小布來說，比打

工要複雜多了，經營、管理、核

算成本，商品選購，這些都是頭
痛的事。他現在從每天上午9點一
直要忙到晚上10點多。工作時間
和在北京差不多，但在那邊每月
有4天假期，現在就不敢想了，2
個多月來他沒休個一天，每天連
軸轉，他都擔心自己能不能撐下
去。

成本沒有少 價格不能高
在收入方面，小布介紹，粗

略估計每個月營業額7,000多
元，扣除房租、水電、材料、人
工等成本費用後，收入有5,000
元左右。但小布卻不敢樂觀，因
為生意很難一直像現在這麼好。
「主要是價格比城裏低太多了，
服務流程、產品檔次基本上是和
城裏一樣的。但這就是鄉裏的消
費水平，價格定太高就不會有人
來做頭髮了，這也是沒辦法的

事。」他說。
對未來的打算，小布還沒拿定

主意，「不知能做多久，這些我
暫還沒去想，眼下只想做一天算
一天。」是否還回北京去打工？
「誰知道呢，都有可能，見步行
步吧。」現在每晚關店回到家
裏，付小布連澡也不想洗，倒床
上就呼呼睡去。

髮型師回鄉創業路艱辛

■髮型師付小布在家鄉開的「木木造型」。

疫情時代，身為小老闆的唐先生同樣面臨巨
大的生存壓力，這個「冬天」過得很艱難。
唐先生經營一家小型的廣告工作室，聘有七
八個員工。「其實去年下半年訂單就有明顯的
減少，大環境不好，回款也不是很順利。」唐
先生說，疫情只是壓垮這個行業的最後一根稻
草。
疫情來勢兇猛，一時間並無好轉的跡象，唐
先生眼看形勢不妙，2月份發放遣散費後解聘
了所有員工。說起當時的情況，他很慶幸當初
的決定，「幾個月顆粒無收，如果還要堅持，
員工和我都會被拖垮。」
作為老闆的唐先生成了個體戶，自己接業務

自己做，勉力維持生活開支。所幸現在疫情緩
和，業務已經大有好轉，唐先生自己忙不過來
時，就把業務分包給前員工，工作室和員工形
成了另一種合作模式：不再聘用坐班員工，而
以業務外包的形式繼續合作。

業務分包給前員工
這樣的方式，大大減低了企業的運營成本，
也讓唐先生嚐到了甜頭。當然，這種模式的前
提條件，是公司與這些前員工之間的彼此了解
和信任，新的從業者較難模仿。「如果市場形
勢沒有太大的變化的話，未來一段時間工作室
都會採取這種方式運作。」唐先生向記者表示。

唐先生的同行，27歲的小陶也同樣經
歷一場考驗，幸好平時的工作積累讓他
驚險過關。
自畢業以來，小陶一直從事平面設計

工作，疫情前供職於長沙一家大型廣告
公司。公司體量雖大，但在疫情海嘯面
前亦如一葉扁舟，無奈之下裁員，小陶
就此失去了工作。
他們公司主營業務是汽車行業的廣

告，與各大汽車品牌都有深度合作。小
陶向記者表示，被辭退其實並不是偶
然，去年下半年，汽車行業的不景氣就
開始顯現，業務已經減少。為降低資金

壓力，公司曾將員工發薪日從當月移至
次月，公司發展的頹勢已現端倪。
春節之後，假期延長，大家都在家休

息，全員沒有績效，小陶的薪水也被
「腰斬」，僅按照最低工資標準發放。
到了3月，公司復工僅僅3天，小陶便
接到裁員通知。他所在的品牌設計部一
共7個人，這次一共裁員4人，比例超
過一半。這其中，還包括一位公司元老
級別的設計師，資歷深厚、業務能力也
十分出色，負責的一個大項目年前剛剛
中標，春風得意，誰知疫情影響之下，
對方退標，他立即就被公司辭退，嚐到

人生跌宕，生活冷暖。

工作履歷助覓新工
小陶失業之後便四處求職，所幸他有

在大型公司的工作履歷，業務能力也十
分出色，僅過了兩個月「空窗期」，5
月便又找到了心儀的職位，同樣是在廣
告公司從事平面設計。新公司規模雖然
不如從前，但薪資水平反而略有提升。
現在的小陶又恢復了以前的忙碌，心

也重新安定下來。說起這段經歷，小陶
連呼幸運，「能夠忙忙碌碌也是一種幸
福吧。」

小老闆變個體戶 工作外判減成本 失業兩月有新工 設計師連呼幸運

■■「「雞司令雞司令」」吳桂香吳桂香

■■劉信友和他養的蜜蜂劉信友和他養的蜜蜂。。


